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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訪問文學家宋澤萊老師】 

 

受訪者：宋澤萊老師 

採訪&撰稿：賴胤曄（歷史系碩士班二年級） 

 

【編按】 

    宋澤萊老師本名廖偉竣，為本系傑出系友。1952 年出生於雲林縣，1976 年

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，一直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至 2007 年退

休。現今就讀於國立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班，宋老師身兼小說家、詩人、文學評

論家、雜誌編輯數個身分，現任彰師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短期授課作家。 

1978 年宋老師以「打牛湳村系列小說」轟動文壇，兩年間又出版呼應寫實

主義、浪漫主義、自然主義風格的五本小說；1980 年一度轉向參禪。2011 年所

出版的《台灣文學三百年》為其最新論著，此書並獲巫永福文學評論獎。2013

年，宋老師更獲得國家文藝獎。但除了作家與教師身分，宋澤萊老師同時也是台

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和理論奠基者，曾結合同志創辦《台灣新文

化》、《台灣新文學》、《台灣 e文藝》等雜誌。曾獲吳濁流小說及新詩首獎、

時報文學獎推薦獎、聯合報文學獎佳作獎、吳三連文學獎、東元科技人文獎、國

家文藝獎等等。 

    做為一個傑出的文學家，宋澤萊老師是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並秉持什麼

信念呢? 《臺師大歷史電子報》透過這次面對面的訪談，以宋老師的創作經歷為

廣大的讀者們揭開神秘面紗。 

 

 
問: 只要是對台灣文學有興趣的朋友，都曾受到宋老師作品的影響或啟發。老師

在大學時所就讀師範大學歷史系，想請問您為甚麼當年會選擇歷史系?  
 
答：其實當年我的第一志願不是歷史系，而是教育系。因為差幾分，我沒有考入

教育系，就到第二志願的歷史系來。我對文學有潛力，這件事我高中時就知道，

因為我的國文分數一向就非常高，聯考時考入師大的國文分數也是出奇地高。不

過，我畢竟沒有選擇比較低分的國文系，考察其原因是由於我當時覺得歷史比國

文有趣，因為我喜歡故事性的東西，它能喚起我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，讓我的精

神從有限的空間和時間解放出來，一變而接近無限，而不只是詞藻或文字之美那

類的東西，所以我選擇了歷史系。後來念了歷史系，我才知道我或許誤解了歷史

系，因為正統的歷史系治史方法不是依賴想像力和創造力。它強調史料的重要

性，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，事實上不見得那麼有趣。 

 

問: 老師在大學時代創作的作品，例如〈黃巢殺人三百萬〉，是不是多少受到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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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念歷史系的影響? 

 

〈黃巢殺人八百萬〉是歷史新編小說，大半的素材當然來自歷史書籍，尤其是來

自呂思勉那本隋唐史。但是此後我並沒有在歷史新編小說上下過更多的功夫。我

不太願意把歷史素材改編成小說，總覺得文學家不應該竊取歷史家辛苦所獲得的

史料，覺得那樣做有點不夠光明正大。 

 

歷史的廣博知識對我後來的文學寫作的幫助才是重大的。你想一想好了，我念過

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那麼大套的書，對於一、兩千年的中國古代的政治社會還有多

少不能瞭解的？我念過更龐大的威爾杜蘭的文明史，我對世界的文明文化還缺乏

甚麼認識嗎？由於知道那麼多的歷史知識，我就能對現今人類的社會行為做一些

未卜先知的預測。讀歷史的人都知道，念歷史的目的在於「鑑往知來」。所以說

念歷史系給了我甚麼？簡單一句：它給了我對當今世界和台灣不少方面的鑒往知

來的能力。這個預測能力我後來一直貫徹在我的文學創作中﹝請閱讀我的長篇小

說《廢墟台灣》就能了解我的意思﹞，是我文學創作中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色。 

 

問: 從宋老師簡歷當中可以知道，您大學畢業後除了教學與創作之外，也一直在

持續學習，在您求學的歷程中有沒有一些特別深刻的回憶或經驗？還有在這個過

程中有沒有碰到一些挑戰?如果有，是如何去克服的呢？ 
 
答：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談： 

我們的一生都在學習，不是學習這個，就是學習那個，很少人能不學東西而活在

這個世界上。只是所學的內容有好壞、對錯、深淺的差別罷了。 

 

畢業後，就我的教學專業知識這一面來看，好像學習得比在校時更認真。因為想

要把書教好，使學生獲得更多益處，我很認真備課，不斷閱讀新的歷史著作，買

來的歷史書籍難以計算，足足超過學校時代書籍數量的幾 10幾倍以上，這當然

也是因為能自己賺錢、有錢買書的原因。 

 

另一方面是在社會的知識上。教書這件事其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清高或不食

人間煙火。由於校園隔了一道圍牆就是社會，你不可能對社會置之不理。由於常

常接觸社會的人，知道社會的許多事情，想要把社會做一個清楚的認識，當時我

繼續研讀大學時代沒有讀完的政治學、經濟學、社會學，努力要把社會的真面目

看通。我畢業不久的那個 70年代，也是社會政治變動得非常厲害的時代，台灣

退出聯合國、石油危機、鄉土文學運動、美麗島事件……都告訴了年輕人要更注

意社會和政治。我是實際參加若干政治、社會運動的人，和這方面的人士來往密

切。因此，我不只是在書本中學習，也在日常生活中參與，對於社會逐漸體會深

刻。我尤其注意農村生活的實際問題，對於農民所受到的剝削耿耿於懷。我其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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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怎麼解決農村問題，只是我們的官方沒有誠意解決問題而已。 

 

另一方面是我的宗教實踐問題，對宗教有追求的人其實是反映該人對自己生而為

人的不滿意，有時這種不滿意還蠻巨大的。我由大乘佛教開始探索，後來探索到

根本佛教﹝小乘佛教﹞，最後來到基督教。每個階段我都付出了一些代價。我學

習宗教不是閉門造車，我直接找有名的人士學習。比如佛教方面我去找聖嚴法師

參禪，在他的禪堂接受嚴格的訓練，我變成他最早期的弟子之一。我參破了一些

公案，有了開悟見性的經驗，也瞭解聖嚴法師禪法的奧秘。到現在，我還在學習

基督教，希望對基督教有更深的經驗。 

 

最後當然是文學的寫作，這是最重要的，也是催促我不停學習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
為了要寫小說或是寫文學史，而又要顧信用，我不可能馬馬虎虎就下筆。我對我

的作品的內容一定要事先進行研究，也因此，我不能不加緊我的學習。比如說最

近我出版了一本《天上卷軸﹝上卷﹞》，它是一本基督教的小說，牽涉深奧的基

督教教哲學問題，因此，我只好去中台神學院研究所旁聽一個學期的課。如今為

了把《台灣文學三百年﹝續集﹞》寫好，我現在只好去念成功大學台文研究所的

博士班。 

 

總之，我的學習是不停的，而且都有大動作。我也不認為現在我已經學夠了，我

還有待學習！ 

 

問: 老師就讀師大時是屬於公費生時期，一般畢業生都是從事歷史教學工作，老

師畢業後是回到彰化福興國中任教，並繼續從事文學創作。其中您的作品「打牛

湳村系列」鄉土小說更成為 7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代表性創作。可以請老師向

我們分享當年從事教職的工作經驗，對您寫實主義時期的創作有何種影響?又是

甚麼動力促使您將臺灣農村社會展現在大眾面前呢? 
 
答：在上面我提過做為一個老師，事實上不可能距離社會多遠，因為牆外就是社

會，我們的課堂裡的學生都是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家庭，你要把教育辦好，特別是

你如果當了學校的主任或校長，你就必須加強認識這個社會，最重要的你對這個

社會要有愛心﹝也就是你對孩子們的愛心的擴大﹞。我寫〈打牛湳村〉，是我對

社會關懷的一部分，當時我只有 25歲，不比你們大多少，剛開始接觸社會，對

弱勢者非常同情，而農民在當時是最弱視的一個階層﹝比工人更弱勢﹞，我當然

就為他們而寫作，這也是身為一個老師的人的愛心表現。 

 

另一方面，我是農村子弟，我在農村生活了 20年以上，對農村非常熟悉，寫作

農民讓我駕輕就熟，所以我就寫農村，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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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: 當年您的創作代表農民發聲，在 70 年代時是否也受到當局的壓迫? 

 
答: 其實是有的，我的《打牛湳村》就是一本軍中的禁書。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，

陳映真也曾被逮捕，只是馬上被釋放而已。幸好當時的國民黨文藝觀點分裂為兩

派，當中有一派認為鄉土文學是強調對鄉土的愛，因此替百姓發聲沒有甚麼不

對，導致後來國民黨的文工立場開始妥協，強調這批作家在「鄉土」的框架中運

作還是 OK的。只要不和共產黨或台獨掛鈎就行，替窮苦人發聲也行。這樣的模

式被認同之後，鄉土文學就變成合法化，不再有被官方取締或禁止的危險，也促

使更多人參與加入，鄉土文學的勢力一時之間就壯大起來。 

 
問: 老師的作品有一些是台語文學。我們可以從許多臺灣作家的努力中瞭解台語

文學的重要性，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的使用台語溝通依然存在城鄉差距，學生們也

不見得瞭解母語的重要性與美麗之處，請問您建議未來須從事教職的師大學弟妹

可以用何種方法將母語教學落實在歷史教學中? 
 
答：要把母語教學落實到歷史教學中非常簡單，就是你可以在上課時常常用母語

來教學。我記得我以前上一節課時，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用台語上課。學生

的反應很好，因為他們聽到他們熟悉的父母的語言，會感到特別地親切。 

 

上歷史課通通使用北京語是很傻的，沒有人叫你一定要這麼做，你可以用母語當

輔助，包括客家語或原住民語言。假如說你上台灣史，那更應該多多使用母語，

因為鄉土之情會隨著母語而散發出來，使你的台灣史更生動。 

 

 

問: 您曾經提過:「作品的意義比暢銷重要」。但現在社會中不論是文學作品或是

史學著作現在都面臨年輕人對閱讀的興趣逐步減弱的問題。請問老師，當讀者減

少，或是不能理解自己的作品時，您會如何處理「暢銷」與作品「意義」的關係? 
 

答: 「純文學」「純歷史」作品本來就相當難以被廣大的讀者閱讀；不單是現在，

以前在書市上的反應可能更加冷淡。不過，有教育的管道可以傳播它們，不必擔

心它們會被淘汰，反而應該提昇「純文學」「純歷史」作品的品質。妳也提到大

家現在看的都是流行的東西，比如愛情小說、武俠小說、加油添醋的歷史傳記……

等等；但認真思考後我們會發現，那些流行文化通常被當作消遣物的一部分，你

找不到更深刻的意義，也沒辦法被深入研究、討論、思想，除了殺時間以外，它

們就沒有甚麼用處。所以我認為「純文學」「純歷史」還是有它不可被取代的價

值，它們具有的「意義」就能叫它們屹立不搖，能暢銷當然很好，不能暢銷又何

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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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: 老師的創作中以獨特的歷史視角，從人物形象來象徵臺灣在近代歷史上所遭

受到的命運。早期關於黑暗心靈的作品更隨著環境、思潮改變再次開創小說創作

的新局面，相當值得讀者欽佩!在訪談的最後，想請老師以您進行文學創作的經

驗，給予師大歷史系以及學弟妹一些建議和期許。 
 
答：70年代，我還在師大念書時，我們的歷史課以中國近代史為中心，除了王

啟宗教授以外，很少人教授台灣史。中國近代史其實是非常蒼白悲哀的，念多了

很不健康；同時也覺得那些事情很遙遠，與台灣人的自己毫無關係。在師大念了

四年的歷史，坦白地說非常虛無，找不到一個支撐點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念歷史可

能變成一個吃掉年輕人生命活力的陷阱！ 

 

畢業後，我在文學上拚命書寫台灣的故事，其用意無非是要填補由於念歷史所帶

來的心裡的那片虛無。後來自己花了很大的心力探求台灣史，慢慢看到王育德先

生所寫的《苦悶的台灣》和史明的《台灣四百年史》，覺得非常驚奇，終於瞭解

到台灣的歷史是甚麼，也找到了一個支撐點。 

 

今天，台灣史的研究越來越豐富，各方面著作也越來越生動有趣，連我都動了心，

寫了一本《台灣文學三百年》，算是一本文學史的著作，和我的讀者交換台灣史

的若干見解。我希望更多師大的學弟妹能加入書寫台灣史的行列，它能使我們避

免陷入虛無之中，覺得我們實際上活在我們所熱愛的鄉土之中。 

 

「不要忘記你腳下的土地和歷史！」，這一句話可說是我對師大歷史系學弟妹們

最深的期盼！ 

 

 

【後記】廖老師榮獲本年度國家文藝獎，本系深感與有榮焉。承蒙他的允諾，使

得本次專訪得以順利完成，本刊特表感謝之意。本次訪談中，廖老師最後語重心

長地勉勵現在還在就讀本系的學弟妹對土地的感情，確實值得大家深思。至於廖

老師提到在過去的那個時空背景下，學習近代中國歷史多少有些悲涼或不踏實的

感覺，畢竟都已成為過去。相信許多情況已經隨著目前台灣的整體時空環境而有

所改變。無論如何，本刊仍衷心感謝廖老師接受專訪，分享他創作的心路歷程。 


